
“啪！啪！”“哒哒哒！”一阵阵枪
声打破了殷家冲这个小村落的宁静，
惊恐不安的人们不禁从窗户或门缝
里探出头来。

只听大湾一带枪声越来越急促，
伴随着迫击炮弹的轰炸声，滚滚浓烟
四处弥漫。

四年前王家牌楼之战的惨烈场
景令人惊魂未定，心有余悸。

突如其来的枪响，令老人小孩呆
若木鸡，噤若寒蝉。

莫非小鬼
子又打进山里
来了？

人们只能
蜷缩屋角，不敢
动弹。

大湾顶的
枪声持续了约
半个小时方告
平息。紧接着，
一 阵“ 呜 哩 哇
啦”的吵嚷声混
杂着皮靴踩踏
长胜关千年古
道的“咔嚓”声

渐沿山脚而去。
时间是1943年元月6日下午，一

支约200人的小鬼子，刚刚在水吼岭
一带洗劫一番之后，沿大山脚骚扰，
准备穿过长胜关经王家牌楼、野人寨
后归队。当他们经过大湾子时，驻守
在殷家冲的第十一挺进纵队郝文波部
的一个班发现敌情，当场打死走在前
面的两名日兵。日军见有火力阻击，
马上兵分三路向山下冲击。郝部战士
勇猛还击，阻击日军30多分钟，后
因寡不敌众，只得撤退。日军因地形
不熟，加之情况突然，不敢恋战，仓
皇逃窜。

随即，一小队中国士兵从大湾
顶方向匆匆撤了下来，他们身上沾
满了泥沙和鲜血。其中一人被搀扶
着，小肠挂在体外，腹部汩汩流淌

着鲜血。这位士兵伤势严重，已经
奄奄一息。当他们一瘸一拐来到张
老屋小道旁，瘫倒在地的受伤战士
再也无力站起。

村民们闻讯赶来，虽经极力抢
救，由于失血过多还是无济于事。他
们不得不和战士们一起，含泪将烈士
的遗体掩埋在小道旁。

这群作恶多端的日军，走到山脚，
天色已晚。饥肠辘辘的小鬼子像一群
饿急了的豺狼，四处抢掠。惊慌的人们
四处躲藏，部分村民慌慌张张来到槐柏
冲，寻找藏身之处以免遭毒手。

鬼子来到黄狮岭脚下李大屋后
店，发现关在栏里的牲畜。饥不择食
的匪兵“嗷嗷”叫着拖起肥猪就摁倒
在地，熟练地开膛破肚剥皮。他们又
将屋内的门板橱柜等木制品砸成碎

片，在堂中生起火来。烤猪肉的香味
让小鬼子兴奋不已，手舞足蹈，争抢
着分食，丑态百出。吃剩的头脚随地
丢弃。

吃饱喝足的小鬼子不敢久留，又
不敢贸然夜行。于是他们来到王家牌
楼，躲进牌楼街古寨，外强中干的小鬼
子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以求自保。

他们将在大湾战斗中被击毙的
同伴尸体置于牌楼下街头寨口土墩
上，浇上汽油点燃。鬼子尸体的焦煳
味令人作呕。

这一夜，日军在王家牌楼无所不
为，丧尽天良，罄竹难书。

第二天拂晓，这股日军又神不
知鬼不觉地在王家牌楼消失了踪
影。遭受鬼子蹂躏的王家牌楼，一
片狼藉……

原来，1942 年 12 月 18 日中午，
138师412团将士在太湖县弥陀寺附
近击落日寇一架军机，其中侵华日军
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当场毙命。日
军恼羞成怒，遂对大别山地区进行疯
狂的报复性扫荡，犯下了滔天罪行。
王家牌楼的悲惨遭遇，仅仅是日军万
般罪恶的冰山一角而已。

􀳁 读史札记

大 湾 顶 的 枪 声
李尚荣

医院是生和死距离最近的地方，“好汉就怕病
来磨”，人到了这里，免不了会有一些哲学思考。

我被安排在第29床，住进来时，31床和30床
还空着，第一天晚上病室就我一个。上午，医生强
烈建议手术，而且要快，但老婆出去旅游了，孩子
在外地，一时连签字的人都没有，好在除了头天晚
上一阵剧烈疼痛之后，现在变成了幽幽怨怨的痛，
还在可承受范围内。

“那就先消炎吧，等下次发炎时再割掉。”医
生说道。

这就意味着我起码得多遭一次罪。无奈之
下，沮丧地躺在床上，忍不住想七想八：从现在开
始，我没有名字，而是29床。昨天还活蹦乱跳的，
今天就变成了一个数字，人是不是只有到了这种
地方，才知道平日里所在乎的那些东西，利益，名
声，得失成毁，其实有很多是不值得的呢？

天亮了，清晨的走廊，传来“阿爸！阿
爸！”的稚嫩声音，像林子里的黄鹂鸟，听声音是
个三五岁的小男孩。根据声音的来源判断，他们
住我对面。很快，31床来人了，是个五十多岁的
妇人，胆结石，明天手术。妇人话不多，多数时间
沉默忍受，丈夫嘘寒问暖，忙东忙西。

下午30床来的时候，我正在和老婆打电话，
幽寂地抱怨：“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医生都不给
手术，你好好旅你的游，旅游比人重要……”

30床五十左右，脸红扑扑的，皮肤也好，看不
出哪里不舒服。这人自来熟，还没安顿下来就找
我们说话，说她双腿肿得厉害，都肿到肚脐眼了，
连下身都肿了，走路都困难了。她丈夫脸黑黑的，
戴着头盔，看不清脸色，坐在凳子上，垂着头，没有
一句话，妻子让他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惹得30床
开始骂人：“你是木头做的啊，我这病活活被你气
的。医生等着要看 CT 片子，你去取啊，大过年
的，你以为我愿意生病啊！”

丈夫走后，她开始和我们说她家里的事，她
以前的事。烟熏火燎的那些滔滔岁月里的琐屑过
往，其实家家都有，但在病房里，从一个不知自
己的病情将会如何发展的病人嘴里出来，说给另
一个萍水相逢的病人听，说者和听者都觉得恍
惚，这样的场合，不需要额外的理解，因为大家
本就同病相怜。尽管如此，在生命遭受霜击的某
些特殊场合，还是愿意把一些心里话说给陌生人

听，否则，人活着，还有什么劲？
第三天上午。31床准备手术，进来一个三十

出头的小伙子，“阿爸阿爸”的声音随后响起，
小伙子身后，跟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一脸无
邪地笑着看我们每一个人。小伙子手术时间安排
在31床之后，也是因为胆结石。31床的丈夫问
他，为什么生病还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家里没别
人陪护么？

“别说了，我老婆来陪护，孩子没人带，只能带
在身边。”

“家里的上人呢？”
“岳父母都过世了。我母亲不在了，父亲指望

不上。”
我们都说他，别倚恃现在年轻，将来就后悔

了。他说：“有什么办法？都是生活逼得，我哪不知
道平安健康的重要。”

第四天。30床的两口子检查回来了，女人脸
色阴沉，男人脸本来就黑，根本看不出表情。我们
都想问，又不敢问。

进来一个女人，是30床的亲戚。30床问她：
“保安管得严呢，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我的妈呀，五六个彪形大汉，一个一个查陪
护证，我说我就是来办陪护证的，他们才放行。妈
妈娘额，这来一次太难了。”

“也要这样管，不这样，那不乱套了。”说话
的是31床的家属，其他人纷纷附和：“就是，平
平安安，健健康康比啥都好，不然，这年过着有
啥劲。”

􀳁 生活手记

病 室
王志祥

暮色漫过窗棂时，总想起二姑父指节上洗不
净的煤渍。

儿时最盼去二姑父家做客。他家窗台上常年
摆着铁皮饼干盒，掀开盖子，桃酥的甜香混着二姑
父身上淡淡的煤焦油味扑面而来。饭桌上总摆着
油亮的红烧排骨，或是清蒸的河虾蜷成粉红弯
月。当我捧着西瓜在六十寸彩电前看得入神，二
姑父就坐在藤椅上，用报纸卷成的筒扇轻轻给我
赶蚊子。

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大表哥成绩优
异，上高二那年却突然发病，宛若被抽走了灵魂
的提线木偶，时而癫狂，时而呆滞。二姑父背
着装满草药的蛇皮袋，带着大表哥辗转于各地
医院。我至今记得那个深秋的午后，二姑父蹲
在医院走廊啃冷馒头，白大褂在他身后投下斑
驳的影子，像极了矿井里忽明忽暗的矿灯。

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二姑母在陪诊途中
遭遇车祸，躺在病床上时，还惦记着大表哥的药
费。那段日子，二姑父像架停不下来的老钟摆，
白天在医院照顾妻儿，深夜赶去矿上加班。当我
再见到他时，曾经挺拔的脊梁弯成了一个问号，
凹陷的眼窝里盛满血丝，唯有说起煤矿时，黯淡
的眼神才会泛起微光：“矿上工会给我申请了困难
补助，还给孩子办了医保……”

即便被生活压弯了腰，二姑父依然把矿工的
尊严看得比命重。父亲劝他请长假，他却固执地
系紧帆布腰带：“井下兄弟们都顶着掌子面，我
不能当逃兵。”那些年，他总在清晨五点摸黑出
门，将昨夜洗好的工服熨得笔挺，领口别着磨得
发亮的矿徽。矿井深处，他的矿灯在黑暗中摇
晃，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星子。

退休那天，二姑父把珍藏的矿工证递给我看。
泛黄的纸页间，夹着几片干枯的樟木树叶，那是他在
井口捡的，说要留作纪念。如今，他常坐在老藤椅
上，摩挲着退休奖章喃喃自语：“咱们挖的煤，都变成
城里的灯火了。”多么有深意的一句话啊！夕阳为他
的银发镀上金边，恍惚间，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在矿灯
下挥镐的身影，正从岁月深处缓缓走来。

二姑父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
有煤火般温良的坚持。那些浸透汗水的日子，那
些在苦难中挺直的脊梁，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
光，照亮我生命的旷野。

􀳁 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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